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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9 版）测绘这样一座庞大的建筑群，本
来需要更多的人手。但从测稿的署名来看，营造学
社的工作团队似乎从来都只有五六个人而已。他
们以极高的效率工作，为每座建筑绘制的测稿都
多达数十张，从基本的平面、立面、剖面，到构造节
点、细部大样，巨细靡遗，并没有因为人手不足而
缩减目标。相反，这次测绘的范围，甚至比一般的
测绘来得更广，不仅包括建筑本体和细部，还纳入
了许多并非必要的测绘对象——例如脊兽的详
图、须弥座的细部雕刻纹样；又如太和殿前的嘉
量、日晷、金缸、铜龟鹤，这些已经不属于建筑的附
属物，测绘人员也全都一笔一画地勾描下来。

如此不遗余力地工作，足见营造学社对待此次
测绘的态度之郑重。他们清楚，这次测绘的机会不
易复得。山雨欲来，故宫与北平城的命运无人能够
预知。此刻在稿纸上勾画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未
来或许就是它们曾经存在于世间的唯一证据。

摄影：陌生化美感

在故宫，学社成员们除了测绘，还拍摄了大量
资料照。1930 年代的中国，摄影术并不普及，但营
造学社每逢田野调查，必定不惜工本地大量拍摄
资料照片，一些日后毁于兵燹或城市改造的古建
筑，因此得以留下珍贵的影像。

营造学社这批故宫资料照的质量，即使在今
天看来也令人惊叹。当时故宫大部分区域已经对
公众售票开放，因此完全清场的拍摄条件也不可
多得。学社借助这难得的测绘条件，所到之处，几
乎都做了系统的影像记录，其中不乏罕见的拍摄
角度，包括从太和殿梁上俯拍的宝座，在脚手架上
近距离拍摄的脊兽特写，和钻进天花里面才能拍
到的梁架结构与墨书题记。

更有趣的是，身为建筑学者的摄影师，往往独
具慧眼，镜头下的古建筑，不时会有出人意料的精
彩表现。例如一张太和门台基栏杆的细部俯视照
片，螭首与望柱柱头在照片上显出别具一格的形
态。望柱、螭首，都是极普通的石构件，寻常决不会
引人注目，却在这个特异的角度下呈现出陌生化
的美感。

摄影师如此取景，是在脚手架上偶然发现了
有趣的观看角度，还是仅仅为了获得准确的平面
信息而刻意如此拍摄？

另一张照片上，占据画面主体的是弘义阁檐
角琉璃瓦的特写，光照与阴影恰到好处地勾勒出
滴水的轮廓，而下方三分之一却是虚焦的远
景——远处的体仁阁与三大殿汉白玉台基。画面
的比例分割与双重景深的对比都恰到好处，虽然
并非以艺术为目的的摄影，却在无意间透露出拍
摄者的审美修养和欣赏趣味。

由于测绘成果没有完成发表，营造学社这批

照片也几乎从未面世。可以推想，在随后的测稿整
理和绘图阶段，冲印好的照片必定是一份重要的
参考；但在此之外，这些照片本身，无疑还有更大
的价值。

绘图：耐心和技巧

对测绘工作者而言，现场的测量和绘图只是
一半的工作，另外一半工作则是根据现场的测稿，
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正如科学家需要
将实验数据整理撰写成论文一样。

按照原本的计划，故宫测绘的成果将至少包
括数百张建筑图纸，这些图纸按照现代工程制图
的标准，用墨水和尺规画在一种很厚的白色绘图
纸上。图纸幅面很大，以保证能够充分表达繁复的
图面细节。

今天，习惯了电脑制图的建筑系学生已经难
以掌握手工绘图所需要的耐心和技巧。无论是控
制鸭嘴笔画出均匀的墨线，还是以印刷一般的标
准字体书写标注文字，都绝非一日之功。而如何兼
顾图面的准确与美观，则更考验绘图者的素养。营
造学社成立区区三年，培养出的绘图人员已能交
出质量如此之高的工作成果，是相当令人惊叹的。

营造学社绘制完成的图纸究竟有多少，由于
缺乏记录，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幸存至今的图纸约
有五六十张，覆盖午门、太和门、弘义阁、文华门、
内阁大库等十几座建筑，显然远非这项工作的全
貌。即使在这些图纸中，有许多也没有来得及最终
完成，用铅笔轻轻打好的稿线还没有被墨水覆盖，
应当标注文字的位置也还空着。

这是一项被迫中止的工作。

中断：与时间赛跑

营造学社的工作有某种天然的节奏：一般在
春秋两季外出调查，其他工作集中在夏冬两季。春
天外出调查测绘，夏天画图，秋天继续调查测绘，
也许还要对之前的测量数据进行复核和补充；冬
天继续画图。如此年复一年。有时工作紧张，也会
把田野调查的日程延长到夏季。

寒来暑往，故宫测绘的工作，持续了四年有
余。根据测稿和测稿上不完整的日期，大致可以辨
识出这次测绘的时间线：

1933 年 4 月，测绘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
门、太和殿、昭德门、后左门、后右门、崇楼。

1934 年 4 月，测绘弘义阁、体仁阁熙和门、协
和门。

1935 年 8 月-10 月，测绘文华殿、文渊阁；
1936 年 4 月，测绘故宫角楼；
1937 年 3 月-4 月，测绘文华殿、东华门、西

华门、东南角楼。

1937 年 5 月-6 月，测绘南薰殿、武英殿、武
英门、浴德堂、焕章殿、西石库等，并补测午门。

……
这只是一份不完全的统计。现存并不完整的

测稿，涉及大小建筑数十座，测稿总数将近千张。
故宫测绘，并不是营造学社在 1937 年之前唯

一的测绘项目，也不是最重要的测绘项目，但却是
历时最久、用力最多的测绘项目。茫茫中国大地
上，有许多重要的古建筑等待着学社抢救式的发
现与调查，汉代的石阙、唐代的塔、宋代的殿、辽金
的楼阁……职员最多时也不过十余人的营造学
社，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对所有建筑逐一测绘记录。
他们在和时代进行一场无望的赛跑。

但是，在时间和人力如此有限的状况下，学社
对故宫的测绘仍然坚持下来，从 1933 年到 1937
年，几易寒暑，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前的最后
一刻。

在留存至今的测稿中，最后一张测稿的日期
是 1937 年 6 月 16 日，一位姓霍的测绘人员匆匆
绘制了故宫咸安门旁一堵小墙的立面。测稿上的
笔迹略显仓促，或许他已经预感到，留给自己工作
的时间不太多了。

营造学社历年的职员名录中，没有人姓霍。结
合这张测稿上颇显青涩的手绘线条，似乎可以推
测，这位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测绘人员，也是东北大
学的流亡学生。

画完这张测稿之后，他也许又要踏上另一场
流亡之旅。

劫难：资料水中泡

1937 年，营造学社经费来源断绝，暂时解散。
主要成员随其他研究机构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
朱启钤和一部分社员留在北平。这批未完成的故
宫测绘图，与学社其他图籍资料一起，送往天津麦
加利银行寄存，以防北平局势有变。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1939 年夏天，天津遭
遇洪灾，存放在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学社资料迎
来灭顶的厄运。所有图纸、书籍、照片、仪器，全部
淹没在洪水中，无一幸免。消息传到昆明，梁思成
痛哭失声。

来不及悲怆，一场新的抢救立即展开。
天津水退之后，朱启钤将这批已经在水中泡

了两个月的图纸资料运回北京，组织起当时仍然
在京的几位学社成员，开始艰难的整理抢救工作。
书籍重行揭裱，图纸重新绘制，照片再次翻版，稿
件则缮补重录。虽然大部分资料已经彻底损毁，回
天乏术，但终于还是挽回了一小部分。幸运的是，
故宫的测绘图也在其中。

保存至今的故宫测绘图上，许多都有清晰可
辨的水渍，成为这场劫难无法消泯的痕迹。

从这些劫后余生的珍贵资料中，朱启钤挑
出最重要的一部分，复制两套，寄给了远在云南
的梁思成和刘敦桢。在此后的十余年中，这些资
料为两位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
帮助。

尾声：测绘中轴线

偏居西南的营造学社，以寥寥数人之力，继
续不懈推进着他们未竟的工作。从昆明到四川
李庄，学社在简陋的工作室里支起图板，点起油
灯，夜以继日地绘图。物资供应匮乏，实在买不
到绘图纸的时候，他们就把草图画在点心和香
烟的包装纸上。

凭借北平时期积累的故宫等清代官式建筑
的测绘资料，学社对《工程做法》的研究和认识
不断进步。在西南，以卢绳为主力的学社成员绘
制出上百张《清工部工程做法图》，将《工程做
法》中记载的种种样式，逐一还原，变成清晰易
懂的图解。

学社为《工程做法》补图的宏愿，终于在战
乱中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

而另一头，在遥远的北平，朱启钤仍然惦记
着这次未完成的测绘，为紫禁城的命运忧心
忡忡。

1941 年，朱启钤找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
属的建设总署都市计划局局长林是镇，向这位
旧识再次谈起故宫测绘的计划。建筑专业出身
的林是镇也是营造学社社员，完全理解朱启钤
的担忧。于是，二人合力促成了一个抢救性质的
测绘项目，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京城中轴
线建筑测绘。

朱启钤和林是镇将这个项目委托给张镈承
担。张镈也曾是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学生，此时已
成为基泰工程司的著名建筑师。他带领基泰工
程司的员工与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师生，组织
起一支测绘队伍，再次进入紫禁城，重新拾起营
造学社成员与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们中断的
工作。

这一次的测绘，人手更充足，范围也更大，
不仅包括故宫主要建筑，还包括社稷坛、太庙、
中轴线上的城门、城楼等等重要的文物建筑。历
时四年，完成图纸七百多幅，在一个时代行将结
束的尾声里，为北平古城抢救下一份空前绝后
的珍贵记录。

而这次测绘中，在现场直接负责的组织者
之一，就是当时留在北平的营造学社成员邵力
工。测绘全部完成的这一年，他刚刚 30 岁，却已
有十年的精力投入在测绘紫禁城的工作上。

面对这一次终于完成的测绘图纸，他心中
的欣慰，或许是无人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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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刚

我对张光宇伯伯最初
的印象是在北京香山，妈
妈、外婆带着我去他住处
玩。到了晚上，草丛中、树
林里，到处都是一闪一闪
飞舞着的萤火虫。1957
年夏天，他在那里休养了
两个月。

1958 年，我家搬到了
北京朝阳门内的芳嘉园，
第二年张光宇伯伯一家也
搬到了这个院子里，院里
还住着王世襄先生一家。
我是这个院子里最小的，
春暖花开的季节，常常一
个人在院子里自说自话地
舞枪弄棒。本来是表演给
自己的，当院子里有了别人，我就会暂停。
但张伯伯是例外，当着他的面表演没有心
理负担，他是我最忠实的观众。那时，他因
脑溢血行动不便，常常坐在藤椅上晒着太
阳，笑眯眯地看着我，偶然还会逗我和他说
两句话。这应该是 1961 年的事，我还没上
小学。

1962 年，动画片《大闹天宫》公映。我
上小学一年级，因为和“画孙悟空、玉皇大
帝、太白金星的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而笑傲
群童。那是段被爱屋及乌的日子。

从 2005 年着手研究张光宇，到现在，
足足有 1 5 年了 ，越发感到他艺术里的
“真”。他之所以被一代又一代人喜欢，就
是因为他的“真”。

当年他跑到后台瞧，然后画，就是靠着
这股子“真”，让当时上海新舞台的台柱武
生张德禄为他求情，拜张聿光（创办上海图
画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前
身，并出任过校长）为师，从此走上艺术
道路。

记得听张妈妈（张光宇夫人）说过，当
年雕塑家江小鹣欠了账，是张伯伯担保的，
债主逼债，最后张伯伯将房子卖掉替江小
鹣还债。后来江小鹣请张伯伯、张妈妈吃
了顿饭，这笔债也就不了了之了。在收集
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推测此事和江小鹣承
接南京中山陵制作孙中山铜像的工程有
关。抗战爆发，拨款搁浅，而江借钱做的铸
造模具等物，又毁于日军轰炸中，所以也真
的无力还款。这是张伯伯对朋友的“真”。

著名画家丁绍光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件
事，就是张光宇先生给过他 200 块钱，助他
到西双版纳“深入生活”，上世纪 60 年代的
200 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张光宇的“真”，
成就了以丁绍光为代表的云南画派。

张光宇先生在《张光宇绘民间情歌》自
序中这样讲“真”：“关于情歌本身的研究，
已有不少专家判断过了，它的好处，就是能
写出真情实意，比诗词来得健美活泼，比新
体诗更来得勇敢快捷，便是冯梦龙所说的

‘但有假诗文，却无假山歌’是也。起初我
偶然看几首，觉得歌中的描写倒有画意，后
来再看看，我心中的画格外地涌得多了，当
然我不是像受到‘太上感应篇’那样地冲
动，愿画一点因果劝善的宣传插图；实在因
为歌中所写男女的私情太真切，太美丽了。
我相信世界惟有真切的情，惟有美丽的景，
生命的一线得维系下去；虚假的铁链常束
住你的心头，兽性的目光往往从道学眼镜
的边上透过来。关于这一点，冯梦龙也说
过：‘山歌为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
绅学士家不道也……今所盛行者，皆私情
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
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

张光宇的“真”是身体力行的。他各个
时期的作品，不同需要的创作，都以一个
“真”字为根，无论是《水泊梁山英雄谱》还
是《杜甫传》，无论是《西游漫记》还是《大闹
天宫》，无论是《林冲》还是民间故事插图，
无不体现着他的爱憎和理解，并以他特有
的风格传达给观众、读者。

父亲黄苗子曾跟我说：古今中外，到了
张光宇的手里，就成了他自己的东西，一看
就是张光宇的。当时听这话不得要领，现在
体会，一个《西游漫记》就融进了中国的、古
埃及的、东南亚的、欧洲的诸多元素，借古
代、海外元素，最终却是中国现代的。如果
没有“真”这个根——真爱、真恨、真喜欢、真
琢磨，把这么多天南海北、跨越几千年的元
素，硬是捏一起，准乱套。而在《西游漫记》
里，却能融于张光宇这一炉，真是圣手。

50 后都喜欢《大闹天宫》，这不奇怪。
60 后、70 后喜欢，也不意外。而 80 后、90
后也喜欢，就让我觉得有些奇怪了——网上
主流的动漫游戏造型，可以说和张光宇的造
型格格不入，他们可以既喜欢动漫，也喜欢

《大闹天宫》？
后来研究张光宇，编辑《张光宇小集》，

发现张光宇的学生喜欢他，学生的学生也
喜欢他，后面至少两代学生，还是喜欢他。

这让我想起他老人家给我当“忠实观
众”的场景。当时他看着我，有时会露出会
心的微笑，是不是回忆起他小时候也曾领
着弟弟们画戏脸、扮演各种角色？是不是
他那从未泯灭过的童心又有了新萌动？

明人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
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
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晚年，半身不遂，让他闲在家中。但他
最后的画作中，却没有一丁点暮霭沉沉的
感觉。你看，《筋斗云》《定军山》《金钱豹》，
依然是萌动的童心！

本报记者齐泓鑫

初夏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草木葱翠，
每日清晨或傍晚，当地居民习惯步行至城南的小
南山公园散步、健身。这座孤立的马鞍形小山位于
乌苏里江西岸，高不过百米，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
宽仅400米左右。山中林草交错，土石并存，平常在
此处散步的居民或许不会想到，这座熟悉的小山
里，埋藏着足以改写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遗址。

2015年开始，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
饶河县文物管理所对小南山进行新一轮考古发
掘。工作人员在小南山遗址里不仅发现了迄今中
国北部最早的陶器，遗址内出土距今9000多年的
玉器制品，更是直接刷新中国最早的出土玉器纪
录。考古界部分学者认为，小南山发现改写了我国
玉器发展史，同时印证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乌苏
里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
要一环。一系列发现颠覆了学术界以往对新石器
时代多个方面，尤其玉器方面的认识，具有重大考
古学意义，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考古舞台上
的话语权。

2020年5月，在饶河县小南山地区发现的“小
南山遗址”成功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小南山这个名字也被更多人所熟知。

生生不息小南山

与人们心目中“北大荒”的景象不同，这里
17000年前就有人类，灿烂辉煌的文化一直未断

1958年，小南山遗址就已经被发现，此后曾做
过几次小规模考古工作，虽也出土了一些器物，但
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附近居民也习惯了偶
尔有考古人员在这里“挖挖刨刨”。

季节是制约黑龙江地区考古的一个重要因
素，每年四五月份才能开始工作，11月土地就开始
上冻。55岁的杨永才是土生土长的饶河人，他是饶
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也是小南山考古项目的一
员。小南山距离饶河县文管所步行大约20分钟，每
天杨永才都会去小南山转转。看着已经回填的探
坑和被临时遮盖的工作面，他总会想起5月5日公
布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那天。“真的很激动，
感觉所有人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尤其自己家乡的这
些发现，意义真的太大了，也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最早从距今17000年左右一直到汉代都有遗
存分布，这说明小南山地区一直以来都有人类活
动，与人们心目中‘北大荒’的景象不同，这里灿烂
辉煌的文化一直未曾中断。”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小南山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李有骞
告诉记者，2015年—2017年及2019年黑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和饶河县文物管理所连续发掘小南
山遗址，总揭露面积 1600 平方米，确认五个不同
时期新的文化遗存。

第一期文化遗存距今约 17000 — 13000 年，
发现 5000 余件打制石器和珍贵的早期陶片。这与

1980年在小南山南端山崖下发现的“猛犸象屠宰
点”同时，展现出一幅更新世末期乌苏里江流域史
前猎人活动的立体画面。

“目前最具价值的是第二期文化遗存，以土坑
竖穴墓为代表。该期遗存为距今约9200—8600年，
随葬石、玉、陶器。”李有骞还记得发掘时的情况，
墓葬上方均有封土积石，也就是用石块垒成的“封
土堆”。直径5厘米以上的石块有13000余个，最大
的近200公斤，总重量在14吨以上。“我们三四名工
人都没能挪动巨石，很难想象古人是如何完成这
些工作的。”巨大而持久的劳动力投入，反映出小
南山先民们充盈生生不息的传承魅力。

第三期文化遗存约距今4700—4500年，其文化
特征与俄罗斯境内的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相同，
这是在我国境内首次发现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此
类文化遗迹，扩展了该文化分布的南界。第四期和
第五期文化遗存分别属于西周中期和西汉时期。

“黑龙江省内多处遗址都证明，这片土地自古
至今都有人类活动，而小南山完整、连续的文化遗
存更是佐证了这一点。”黑龙江省文物研究所所长
赵永军告诉记者，目前普遍认为，小南山遗址的考
古发现，改变了一些人对这片土地“亘古荒原、渺
无人烟”的认知，证明乌苏里江流域早在17000多
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播撒文明的火种。

“玉破天惊”小南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

为，小南山的发现对东北亚玉文化的起源和传播
认知具有颠覆性。李有骞喜欢把小南山称为“中华
玉文化的摇篮”，也有学者把小南山称为“中华玉
文化的曙光”，用“玉破天惊”形容小南山出土的玉
器应该并不为过。

精美、精致、精巧，这是考古队员们形容
小南山发掘玉器经常用到的词。近几年在小南
山遗址发掘出土玉器 120 余件，加上以往发现
总数超过 200 件。种类包括玉玦、环、管、
珠、扁珠、璧饰、锛形坠饰和玉斧等，构成了
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貌，尤其玦
饰、玉管、璧饰等，对其后的东亚玉器文化产
生巨大的影响。

“目前还无法准确判断这些玉器是否具有一
定的礼制化意义，但一定不同于普通饰品，应该
具有相应的文化内涵。”李有骞说。

玉器是乌苏里江流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小南山文化玉器数量之
多、质量之高、发源之早，充分说明了 9000 多
年前这里手工行业、物质生产、社会形态已经
达到较高的水平，考古学家林沄教授对小南山
遗址的评价是，这里闪耀出“中华玉文化灿烂
之光”。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王乐文
说：“以往多认为我国最早的玉器源自辽河流
域，乌苏里江流域玉文化是从此传播过来或者是
受其影响产生的，但从目前发现来看，结果应该
是相反的，考古发现支持的是 9000 多年前的小
南山文化深刻地影响了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
红山文化乃至东北亚的玉文化。”

在加工工艺上，小南山发现玉器上多见砂绳

切割技术留下的弯曲条形痕迹，为目前世界上
最早的发现，比中美洲同类技术早 6000 多
年。砂绳切割技术后来成为红山、良渚玉工的
主打工艺，奠定了中华玉器文化早期蓬勃发展
的技术基础。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饰物中，软玉占半数以
上，在玦、环、匕等重器中比率更高。小南山人对
温润而泽的软玉显现出相当的重视，将其赋予
了巨大的象征性寓意，重玉轻珉的观念已经初
步形成。王乐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对玉所
视甚高，先民对玉赋予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两千多年前儒家学说中的“玉德说”，用玉来形
容人格和品质，将玉人格化，这种对玉的特殊情
感如今或许可以上推至 9000 年前。

文明之星小南山

王乐文认为，小南山遗址内以玉器为代表
的发现，充分证明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
先民所创造的文明是中华文明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文化源流一脉相承。“因为玉是传统文化
中典型的代表，是最核心的东西，在中国人心
目中很重要。”

黑龙江省境内古代文化遗存极其丰富，杨
永才告诉记者，仅饶河县境内目前统计就有 380
余处，小南山遗址与黑龙江省新开流遗址、亮
子油库遗址等都存在一定联系。尤其小南山遗
址位于东北亚地区中心区，对研究黑龙江、乌
苏里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亚古代文化都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之前与俄罗斯和日本的学者之间也
有交流，小南山遗址发现连续多时期的文化遗
存，跨度 15000 余年，对构建黑龙江下游乃至滨
海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意义重大。该遗址所具
有的独特区位优势，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舞
台上对话的能力。”李有骞说。

黑龙江虽远离中原，但自古以来二者就存
在非常紧密的联系。通过小南山遗址诸时期的
考古学遗存，不难发现，这里从未断绝过人类生
存，并一脉相承，稳步发展，显示了持久的生命
力和爆发力。

王乐文告诉记者，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
或许也可以为东北地区少数族群的发展找到一
定的历史逻辑，证明白山黑水的古代渔猎先民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进程中就发挥了特殊而
重要的作用，中原与东北地区二者在文明根源
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接下来还需要继续发掘，同时做好总结，
考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
的努力。”李有骞说。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小南
山或许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百米一小山，藏着改写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秘密”

完全不是“北大荒”：黑龙江“小南山遗址”考古“玉破天惊”，颠覆了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诸多认识

▲小南山遗址内出土的玉器（资料片，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怀怀人人

构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
貌，对东北亚玉文化的起源认知具有颠覆性

充分证明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先
民所创造的文明是中华文明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文化源流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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